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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七回  
充苦力乡人得奇遇

发狂怒老父责顽儿

理之述完了这件事,我从头仔细一想,这李壮布置的实在

周密狠毒。因问道:“他这种的秘密布置,外头人那里知得这

么详细呢 ?”何理之道:“天下事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何

况我们帐房的李先生,就是李壮的胞叔,他们叔侄之间,等定

过案之后,自然说起,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。”说话之间,已

到了吃饭时候,理之散去。

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,便到香港去办事,也耽搁了十多

天。一天,走到上环大街,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,十分热闹。

路上行人,都啧啧称羡,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。我虽然

懂得广东话,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,这“淘古井”是甚么,

听了十分纳闷。后来问了旁人,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

人,如妓女、寡妇之类做老婆,却带着银钱来的,叫做“淘古

井”。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甚么新闻,再三打听,却又被我

查着了。原来花县地方,有一个乡下人,姓恽,名叫阿来,年纪

二十多岁,一向在家耕田度日,和他老子两个,都是当佃户的。

有一天,被他老子骂了两句,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,来到香

港,当苦力度日(这“苦力”两个字,本来是一句外国话 Coolie,

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。广东人依着外国音,这么叫叫,日

子久了,便成了一个名词,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)。

恽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,一天,公司船到了,他便走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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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头上去等着,代人搬运行李,好赚几文工钱。到了码头,看

见一个咸水妹(看官先要明白了“咸水妹”这句名词,是指的甚

么人。香港初开埠的时候,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,要寻个妓女

也没有。为甚么呢 ? 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,那时大

家都未曾看惯,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,蓝眼睛珠子,没有

一个不害怕的,那些妇女谁敢近他。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

舨的女子,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,先看惯了,言语也慢慢的

通了,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,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。香港

是一个海岛,海水是咸的,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,所以叫他做

“咸水妹”。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。这个“妹”字是

广东俗话,女子未曾出嫁之称,又可作婢女解。现在有许多

人,凡是广东妓女,都叫他做“咸水妹”,那就差得远了)。这咸

水妹从公司轮下来,跨上舢舨,摇到岸边,恰好碰见恽来,便把

两个大皮包交给他。问他这里那一家客栈最好,你和我扛了

送去,我跟着你走。恽来答应了,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,一

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,领着那咸水妹走。

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,路上车马交驰,一辆马车在恽来身

后飞驰而来,几乎马头碰到身上,恽来急忙一闪,那边又来了

一辆,又闪到路旁。回头一看,不见了那咸水妹,呆呆的站着

等了一会,还不见到。他心中暗想,这里面不知是甚么东西。

他是从外国回来的,除了这两个皮包,别无行李,倘然失了,便

是一无所有的了,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。这便怎么处呢 ? 想

了半天,还不见来,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(旅香港粤

人,称巡捕房为大馆),一径走到写字间,要报明存放,等失主

来领。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,形色十分张皇,一

见了恽来,登时欢喜的说不出来,一叠连声说:“你真是好人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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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捕头问恽来来做甚么,那咸水妹表明他不见了物主,送来存

放待领的话。巡捕头道:“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罢。”

于是两个出了大馆,寻到了客栈,拣定了房间。咸水妹问

道:“你这送一送,要多少工钱 ? 有定例的么 ?”恽来道:“没有

甚么定例。码头上送到这里,约莫是两毫子左右(粤人呼小银

元为毫子),此刻多走一次大馆,随你多给我几文罢。”咸水妹

给他三个毫子。他拿了,说一声“承惠”(承惠二字是广东话,

义自明)便要走。咸水妹笑道:“你回来。这两个皮包,是我性

命交关的东西,我走失了,你不拿了我的去,还送到大馆待领,

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,你也太老实了。”说罢,在一个小

皮夹里,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。恽来欢喜的了不得,暗想我自

从到香港以来,只听见人说金仔(粤人呼金元为金仔),却还没

有见过。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顽顽,不料今日一得五个。

因说道:“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。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,恐怕

失了,你有心给我,请你代我存着罢。”咸水妹道:“也好。你住

在那里 ?”恽来道:“我住在苦力馆(小工总会也,粤言)。每天

两毫子租钱,已经欠了三天租了。”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

了十来个毫子给他。恽来道:“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,这个不

要了。”咸水妹道:“你只管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,

到我这里来,和我买点东西罢。”恽来答应着去了。

次日,他果然一早就来了。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,拿出

两元洋钱,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。方问他汇丰在那里,你

领我去。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。在路上,咸水妹又拿些金元,

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。一路到了汇丰,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

张纸,交到柜上,说了两句话,便带了他一同出来,回到客栈。

因对他说道:“我住在客栈里,不甚便当。你没有事,到外面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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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找房子去,找着了,我就要搬了。”又给他几元银道:“你自己

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,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。”恽来答应着,便

出去找房子。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,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,那

里冷静,那里热闹,那里是铺户多,那里是人家多,一一都知道

的了。出来买了衣服,便去寻找房子,绕了几个圈子,随便到

小饭店里吃了午饭。又走了一趟,看了有三四处。到三点钟

时候,便回到客栈,劈面遇见咸水妹从栈里出来。恽来道:“房

子找了三四处,请你同去看看那一处合式。”咸水妹道:“我此

刻要到汇丰去,没有工夫。”说着,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,交

给他道:“你开了门,在房里等着罢。”说罢,去了。

恽来开门进房,趁着此时没有人,便把衣裤换了。桌上放

着一面屏镜,自己弯下腰来一照,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,

天下那里有这便宜事 ! 此刻我身上的东西,都是他的了。不

过代他扛送了一回东西,便赚了这许多钱。想着,又锁了房

门,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,晾了,方才下来。恰好

咸水妹回来了,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,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

柜送了来。恽来连忙开了门,把铁柜安放妥当,送来的人去

了。咸水妹开了铁柜,把小皮包放进去;又开了那两个大皮

包,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,也放了进去;又开了一个洋式

拜匣,检了一检,取了一个钻石戒指带上,方才锁起来。恽来

便问去看房子不去,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。咸水妹笑道:

“你带在身边用罢。我也性急得很,要搬出去,我们就去看看

罢。”于是一同出来,去看定了一处,是三层楼上,一间楼面。

讲定了租钱,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,指定地方,叫他隔

作两间,前间大些,后间小些,都要装上洋锁。价钱大点都不

要紧,明天一天之内,定要完工的。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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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,能多赚两文,自然没有不肯的了。讲定之后,二人仍回到

客栈里。

恽来看见没事,便要回去。咸水妹道:“你去把铺盖拿了

来,叫栈里开一个房,住一夜罢。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,我每

月给还你工钱,不比做苦力轻松些么 ?”恽来暗想我是甚么运

气,碰了这么个好人 ? 因说道:“我本来没有铺盖,一向都是和

人家借用的。”咸水妹道:“那么你就不要去了。”一会茶房开了

饭来,咸水妹叫多开一客,一会添了来,咸水妹叫恽来同吃。

恽来道:“那不行,你吃完了我再吃。”咸水妹道:“这有甚么要

紧。我请你来帮忙,就和请个伙计一般,并不当你是个下人。”

恽来只得坐下同吃,却只觉着坐立不安。

吃过了晚饭,已是上火时候。咸水妹想了一想,便叫恽来

领到洋货铺里去,拣了一张美国红毡,便问恽来这个好不好。

恽来莫名其妙,只答应好。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,买了两

张。又拣了一床龙须席,问恽来好不好。恽来也只答应是好

的。咸水妹也买了。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,方才回栈。对恽

来道:“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,你拿这个去用罢。你跑了一

天,辛苦了,早点去睡。”恽来大惊道:“这几件东西,我看着买

了二十多元银,怎么拿来给我 ! 我没有这种福气,只怕用了一

夜,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。”咸水妹笑道:“我给了你,便是你

的福气。不要紧的,你拿去用罢。”恽来推托再三,无奈只得受

了。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,把东西放好。恐怕自己身上脏,把

东西都盖脏了,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,洗了个澡,方才回房

安睡。一夜睡的龙须席,盖的金山毡,只喜得个心痒难挠,算

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。

酣然一觉,便到天亮。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,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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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动用家私,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。又叫恽来去监督

着木匠赶紧做,“我饭后就要搬来的”。恽来答应去了。到了

午饭时候,便回栈吃饭。吃过饭,便算清房饭钱,叫人来搬东

西。恽来道:“只要叫一个人来,我帮着便抬去了,只有这铁箱

子重些。”咸水妹道:“我请你帮忙,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,

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,你以后不要如此。”于是另外叫了苦

力,搬了过去。那三四个木匠,还在那里砰砰訇訇的做工,直

到下午,方才完竣。两个人收拾好了,一一陈设起来。把恽来

安置在后间,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。又到近处包饭人家,说

定了包饭。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,一连几个月,居然养尊

处优的,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。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,始终

不涉于邪,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。那咸水妹也十

分信他,门上配了两个钥匙,一人带了一个,出入无碍的。

一天,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,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

人,问道:“老恽,你好啊 ! 几个月没看见,怎么这样光鲜了 ?

那里发的财 ?”恽来终是个老实人,人家一问,便一五一十的都

告诉了。那人一�'道:“你和他有那回事么 ?”恽来愕然道:“是

那一回事 ?”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,便不和他多说,只道:“这是

从金山发财回来的,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(粤言钞票也),

好歹捞他几张,逃回乡下去,还不发财么 ? 何必还在这里听使

唤,做他的西崽 ?”恽来听了,心中一动,默默无言,各自分散。

回到屋里,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,看看桌上小钟,恰是省河轮

船将近开行的时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,便到咸水妹枕头

边一翻,翻出了铁柜钥匙,开了柜门,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

几卷银纸。恽来心中暴暴乱跳,取了两卷,还想再取,一想不

要拿得太多了,害得他没得用,又怕他回来碰见。急急的忘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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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上柜门,忙忙出来,把房门顺手一带,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

锁的,一碰便锁上了。恽来急急走了出来,径登轮船,竟回省

城去了。

回到省城,又附了乡下渡船(犹江南之航船也),回到花

县。到了家,见了他老子,便喜孜孜的拿出银纸来道:“一个人

到底是要出门,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。”他老子名叫阿亨,因他

年纪老了,人家都叫他老亨。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,拿起一

卷,打开一看,大惊道:“这是银纸啊 ! 我还是前年才见过,我

欢喜他,凑了一元银,买了一张藏着,永远舍不得用。你那里

来这许多 ? 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么 ? 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

祸累我 !”恽来是老实到极的人,便把上项事一一说出。老亨

不听犹可,听了之时,顿时三尸乱暴,七窍生烟,飞起脚来就是

一脚,接连就是两个嘴巴。大骂:“你这畜生 ! 不安分在家耕

田,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,回来辱没祖宗 ! 还不给我去死

了 !”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。恽来知道自己的错,不敢

动,也不敢则声。老亨气过一阵,想了个主意,取了一根又粗

又大拴牛的麻绳来,把儿子反绑了,手提了一根桑木棍,把那

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,押着下船。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。

到了省城,换坐轮船,到了香港,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。

那咸水妹为失了五百元的银纸,知是恽来所为,心中正自

纳闷。过了一天,忽见一个老头子,绑着他押了来,心中正在

不解,看那老头子,又不是公差打扮。正要开言相问,老亨先

自陈了来历,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。取出银纸,一一点

交,然后说道:“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,听凭阿姑(粤人

面称妓者为阿姑)怎样发落,打死他,淹死他,杀他,剐他,我都

不管了 !”说着,举起桑木棍,对准恽来头上尽力打去。吓得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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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妹抢上前来,双手接住,只听得“嗳呀”一声。正是:

双手高擎方挞子,一声娇啭忽惊人。

不知叫“嗳呀”的是谁,打痛了那里,且待下回再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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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回  
陡发财一朝成眷属

狂骚扰遍地索强梁

原来恽老亨用力过猛,他当着盛怒之下,巴不得这一下就

要结果了他的儿子。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,震伤了虎

口,不觉喊了一声“嗳呀”,一面夺过了桑木棍,忙着舀了一碗

茶送过来,又去松了恽来的绑。方才说道:“这点小事,何必动

了真气。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,我还有说话商量呢。”这恽老

亨一向在乡下耕田,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,那里有人去叫过他

一声老爷的呢,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,弄得他周身不

安起来。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,便说道:“偷了许多银纸还

算是小事,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 ! 阿姑你便饶了他,我可

饶他不得。此刻银纸交还了你,请你点一点,我便要带他回去

治死了他,免得人家说起来,总说我恽老亨没家教,纵容儿子

作贼。”说着,又站起来,挥起拳头,打将过去。

咸水妹连忙拦住道:“老爷有话慢慢说。等我说明白了,

你就不恼了。”说罢,便把上岸遇见恽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。

又道:“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,所以十分信他敬他。就是他拿

了这五百多元,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,必是有人唆弄他

的。他虽然做了这个事,到底还是忠厚。若是别人,既然开了

我的铁柜,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。就是银纸,一起放着的也有

十二三卷,他只拿得两卷,还有多少钻石、宝石、金器、首饰都

在里面,他还丝毫没动。这不是他忠厚之处么 ? 所以我前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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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来,看见铁柜开了,点了点数,只少了五百多元,我心中还自

好笑,这个就像小孩子偷两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。我还耽着

心,恐怕他惧罪,不知逃到那里去,就可惜了这个人了。难得

老爷也这般忠厚,亲自送了来。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,今天

索性说明白了。我从十八岁那年,在这里香港做生意,头一个

客人就是个美国人,一见了我就欢喜了,便包了我,一住半年。

他得了电报要回去,又和我商量,要带我到美国,情愿多加我

包银。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,一住七年,不幸他死了。这个人

本是个富家,他一心只想娶我,我也未尝不肯嫁他;然而他因

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,恐怕朋友看不起,所以迟迟未

果,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,所以始终未曾娶亲。他临死的时

候,写了遗嘱,把家财分给我二万,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。

我想有了这点,在美国不算甚么,拿回中国来,是很好的一家

人家了,所以附了公司船回来。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。见他

十分老实可靠,他虽然无意,我倒有意要想嫁他了。我在外国

住了七八年,学了些外国习气,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。后来

试探了他的口气,知道他还没有娶亲,我越发欢喜。然而他家

里的人是怎样的,还没有知道,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,

我意思更加决定了。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?”

恽老亨听了,心中不觉十分诧异,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

人 ? 娶了他做媳妇,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。只是他带了偌大

的一分家当过来,不知要闹甚么脾气;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

他号令起来,岂不讨厌 ? 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。咸水妹见他

迟疑,便道:“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,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,

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。老爷如果嫌到这一层,不妨先

和他娶一房正室,我便情愿做了侍妾。”恽老亨吐出舌头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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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乡下人,还讲纳妾么 !”咸水妹道:“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

意。”恽老亨还自沉吟。咸水妹道:“老爷不要多心。莫非疑心

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,怕我仗着这个,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

矩么 ? 我是要终身相靠的,要嫁他,也是我的至诚,怎肯那个

样子呢 ?”恽老亨见他诚恳,便欢喜起来,一口应允。咸水妹见

他应允了,更是欢喜。只有那恽来在旁边听得呆了,自己也不

知是欢喜的好,还是不欢喜的好,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,在

那里七上八下,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。

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恽来,叫他带着老子,先去买一

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,恽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。又叫了裁缝

来,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,去做长衣。因为恽老亨住在这里

不便,又买了一分铺盖,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,一面

另寻房屋。不到两天,寻着了一处,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,

搬了进去。择了吉日迎娶,一般的鼓乐彩舆,凤冠霞帔,花烛

拜堂,成了好事。那女子在美国多年,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

的,到了香港,看见香港卖的价钱,以为有利,便拿出本钱,开

了这家洋货店。

我打听得这件事,觉得官场、士类、商家等,都是鬼蜮世

界,倒是乡下人当中,有这种忠厚君子,实在可叹。那女子择

人而事,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,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

了。

勾当了几天,便回省城。如此来来去去,不觉过了几个

月。有一天,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。船到了省河时,却不

靠码头,只在当中下了锚,不知是甚么意思。停了一会,来了

四五艘舢舨,摇到船边来,二三十个关上扦子手一拥上船,先

把各处舱口守住,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。此时是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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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旬天气,带行李的甚少。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,统共不

过八九寸长、五六寸高,他们也要开了看看,里面不过是些笔

墨帐单之类,也舀了出来翻检一遍。连坐的藤椅,也翻转来看

过,甚至客人的身上,也要摸摸。有两起外省人,带了家眷从

上海来,在香港上岸,顽了两天,今天才附了这个船来的,有二

三十件行李,那些扦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,闹了个乱七八糟。

也有看了之后,还要重新再看的,连那女客带的马桶,也揭开

看过,夜壶箱也要开了,把夜壶拿出来看看。忽然又听得外面

訇的一声,放了一响洋枪,吓得人人惊疑不定。忽然又在一个

搭客衣箱里,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,那扦子手便拿出手铐,把

那人铐住了,派人守了。又搜索了半天,方才一哄出去。

我要到外面看时,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,摇手禁止,不

得出去。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,我便问为了甚么事。买办道:

“便是连我也不知道。方才船主进来,问那关上洋人,那洋人

回说不便泄漏。正是不知为了甚么事呢。”我道:“已经搜过

了,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 ?”买办道:“此刻去搜水手、火夫的房

呢,大约是恐怕走散了,有搜不到的去处,所以暂时禁止。”我

道:“刚才外面为甚么放枪 ?”买办道:“关上派人守了船边,不

准舢舨摇拢来。有一个舢舨,不知死活,硬要摇过来,所以放

枪吓他的。”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,这个到底为了甚么,何以忽

然这般严紧起来。

又等了一大会,扦子手又进来了,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

去,然后叫一众搭客,十个一起的,鱼贯而出。走到船边,还要

检搜一遍,方才下了舢舨,每十个人一船,摇到码头上来。码

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,一个蓝顶花翎,一个晶顶蓝翎的

官,相对坐在马覣上。众人上岸要走,却被两个官喝住,便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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